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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曰王官”之错
郭俊香 文/图

这已经是现在没空做的事了。整
个下午，我都坐在城市公交车里，没想
好也不必非去到什么地方，任凭城市公
交替我做主。我并非无聊或者不快乐，
相反，我将其视作一种认真的消遣。

各路公交线，如毛细血管般抵达城
市的角落旮旯。我沾着这样的光，感觉
自己在城市里移动穿行，又感觉是城市
在我的眼前流转更新。

出趟远门，我站在月台上一动不
动，有列车或来或去，我在静止的时候，
也享受着移动的感觉。当我随列车前

进，速度，仿佛让空气形成了一条隐形
的隧道，我没有动，静静地坐在窗前，可
在大地上飞驰的感觉依然让我欣喜。
我在远山横云面前一晃而过，远山横云
也在我的面前一晃而过。

风从我的面前走过，流水从我的面
前走过，也像我走在风里或者流水里。
当我把手伸进风，或者把脚蹚进水，我
原地不动，却可以享受擦肩而过的感
觉，相遇和离别同时发生的感觉。

从清晨到黄昏，是时间走了一天，
也是我走了一天。即便我哪里也没有
去。面对流淌或者飞驰，到来或者离
去，都会让人产生自己正在移动的感
觉，这让我对原地打转一成不变的日常
欣慰起来：无时不在变化的周遭世界，
已经将我变成一个马不停蹄的旅行者。

图片来源：百度网

当年，我还在家乡务农时，一次
在家里不知因何话题，谈到大哥和
二哥各有特长。已经上小学的女儿
问我会干什么，那时我虽已快 30岁
了，也只是在生产队干些力气活，不
但犁耧耙耱从不沾边，也不像两个
哥哥那样会弹拉或演唱。还真想不
到自己有什么技能，就回答说：“包
书皮。”女儿笑了，意思是爸爸没什
么特长。我说：“不是吗？你的课
本，还有你哥哥姐姐们的，书皮不都
是我包的吗？谁有我包得好？”女儿
没话说了，不得不承认我包书皮既
好又快。

我包书皮，不知是跟谁学的，
还是自己琢磨而得。先把书放在
纸的左半边，纸大的话就放于一
角，周围留够边宽，再把右边的纸
折过来，用手在书边按住一捋，随
即把多余部分剪去，三下五除二就
包好了。不但整齐，而且书脊上下
多余的纸是折叠于里面的，美观而
耐磨。所以侄儿侄女的课本，都拿
来让我包书皮。

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包书皮，是
因为当时在农村书是稀罕物，除了
孩子们的课本，大人是很少有书
的。我家原有的一些线装书，被烧
掉了。后来侥幸而得的几本书，便
甚为珍贵。心爱之物，为免弄脏或
磨损，就都包了书皮。

包书皮的习惯，一直没有改。
上大学时，我所有的书都包了书
皮。一次买了一本书，还没找到合
适的包书皮纸，一位女同学借去读
了，还回时替我包了书皮，可能是
怕弄脏了新书。我很高兴，高兴她

也有包书皮的习惯。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书慢慢

多起来。书虽已非稀罕物，然积习
难改，我仍然每本书都要包书皮。
后来书越来越多，除精装书不需包
外，平装书都要包。其中最难忘的
是上世纪 60年代出版的《中文大辞
典》，因为我当时正在搜集整理《傅
山全书》，亟须这样一套编撰精良
的工具书。可惜几乎跑遍省城所
有书店，总买不到。正绝望时，曾
经的同事杨山虎兄帮我从天津买
到了。按说是精装本，并不需包书
皮，但我还是想包，不包总觉得对
不住这套来之不易的书。于是就
找纸。因为那是最大开本，40 大
册。没有合适的纸，就用书店捆书
的牛皮纸。一处数量不够，就又从
各处再找。40大册全部包好后，摆
一大排，甚是壮观。美中不足的
是，包书皮的牛皮纸，纸质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有深有浅。还曾后
悔没有去买一些好纸来包。

让人深感遗憾的是，退休后辗
转住在外地，我的许多书，不能带
来带去。最让人心疼的，当然是那
套《中文大辞典》。几十年后，书皮
颜色已渐渐归于大体一致了，可惜
近十几年来竟一次也没再用过。

如今，已较少买书了，当然也
很少甚至不需再包书皮了。不再
包书皮了，并没有一点儿“放下了”
的轻松之感，而是明白，自己分明
已老了。读书的嗜好，已经大不如
前了。想想心里真不知是一种什
么滋味。

有朋友提议到蒙山看看，众人欣然前
往。一进山门，心中便生出了舒畅。此处
天高云淡，可以尽己目光，一览山脉。

坐游览车上山，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顿觉神清气爽。沿着大路小径随意
行走，只见窑洞式的建筑站在旧时光
里，低着眉敛着眼，对着许愿树的连理
塔一身斑驳，双目风尘。开化寺的小圆
门通着农家乐餐馆，餐馆墙壁上挂着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轻轻弹着怀
旧的弦，不知拨动了哪位游客的心？

山泉顺涧而下，形成大小不一的瀑
布。溪流绕在山间，温柔地托着薄薄的
落叶，有风凉凉吹过，听到一树掌声，满
地回音。叶落花飞，只有大地最了解树
叶生命最后的样子，由绿而黄，枯萎之
前仍要尽情吸吮天光地色，它们用成熟
的美丽，来爱抚人们的眼睛。那飘落的
枫叶，素红得真像是秋天的一场梦，热
烈、真切而又沧桑老到，它似乎承载着
人世的悲欢离合，却又让人觅不到一丝

痕迹。我捡起几枚枫叶，与友人分享年
少时用它做书签的故事。至今，我仍珍
藏着枫叶带给我的小小喜悦和满足，这
是对心灵的奖赏。

跟着大树的影子，踩着落叶，听着
山间悠然回荡的佛乐，便到了蒙山大佛
脚下。大约高 200 尺的摩崖石刻大佛
耸入云天，慈悲地俯视着众生。它与山
川朝暮相对，吸纳天地精华，荟萃日月
灵气，有着无法言传的风韵气度。

来到这里，只需依着自然的召唤，
就能听见季节从心头流过的声音。

下山途中，我与友人不舍回望，并
相约再来拜会。

网上查找资料，打开了安徽省祁
门县人民政府官网，“名人轶事”栏的
一网页中，介绍了“扬州二马”的生平
事迹。遗憾的是，标题和正文中的“马
曰王官”都写错了（下图），正确人名是

“马曰琯”。“扬州二马”即马曰琯、马曰
璐兄弟。

据史料记载，马曰琯（1688-1755），
字秋玉，号嶰谷。其弟马曰璐（生卒年
份不详），字佩兮，号南斋。“二马”祖籍
安徽祁门，自幼侨居扬州，清代著名盐
商、藏书家、文学家。爱好藏书，在扬州
筑小玲珑山馆藏书多达 10余万卷；工

于诗词，除各有所撰外，共同撰有《丛书
楼书目》；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
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兄弟二人捐资
开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设义渡，造救
生船，造福百姓，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
传播，人称“扬州二马”。

古人兄弟起名讲究有序。古人常
以“雁行”喻兄弟。“兄之齿雁行”（《礼
记·王制》）即兄弟出行如大雁一样排
列有序，弟在兄后。古人兄弟之间起
名有多种关联规则，以显示同辈同行
之义，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其一，单
名者，兄弟名皆有相同的偏旁部首或
结构形式。其二，双名者，兄弟名皆在
相同位置有一字相同。

“扬州二马”的名皆具以上两个特

点：曰琯、曰璐既在同一位置有同一字
“曰”，“琯”“璐”有同偏旁“王”（斜玉
旁）。从“王”的字多与珍贵的玉石有
关。马曰琯的“琯”是古代的一种玉制
管乐器，像笛，六孔。玉有超凡脱俗之
美，用在人名中寄托着纯洁、高贵和美
好之寓意，马曰璐的“璐”是一种形体
较大的美玉。

古人取字讲究与名关联。古人的
名字不仅有名，还要有字。名是孩子
出生三个月后父母给起的本名和原
名；而字是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
行或本名意义的别名，多为外部使用，
又称表字。古代男子在 20岁举行冠礼
（成年礼）后，才会取字。

一般来说，古人的名和字之间有

意义上的联系。或为同义互训，即名
与字在意义上相互补充或解释。如诸
葛亮字孔明，“亮”与“明”都有明亮之
义。或为反义互训，如刘过，字改之，

“改”了就不为“过错”。或借用经典词
语上下文连训，如于谦字廷益，出自
《尚书》“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
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细品“扬州二马”的名与字：哥哥
马曰琯，字秋玉；弟弟马曰璐，字佩
兮。二人的名与字都与玉有关，是同
义互训，以表其德。“佩”是古代系在衣
带上的玉饰，即“二马”的字相连所指
的玉佩。古人认为玉有五德，即仁、
义、智、勇、洁。由此可见，父母为“二
马”起名和字时，期望他们能成为如玉
般温润、缜密、忠义、德高的谦谦君子，
二人也终不负所望。

“马曰王官”之错，可能是合体字
分离致误。错的是马曰琯的名字，缺
失的却是中华玉文化和姓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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